
、神农、黄帝、大禹⋯⋯他

人一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就面临着两种选择：听凭社会

环境的安排，或者依靠自己的努力改善环境。

于是，关于“命”与“力”的思索便开始了。

在“人猿揖别”的洪荒时代，大自然的风雨雷电、水

旱疠疫、沧桑巨变，曾迫使原始初民们蜷缩在造化的羽翼

之下。他们崇拜天地，崇拜生灵，崇拜大自然赐予人类的

一草一木。但也恰恰是这个时候，人类的智慧之光开始烁

烁闪耀，那自在、自发、自动的“自然世界”终于不复存

在，人类开始钻木取火、狩猎畜养、桑麻纺织、躬耕收获

⋯⋯。人类一步一步地在同大自然的交往和生活实践中，

逐渐获取了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空间，并从中深切体会到自

身所蕴藏的巨大力量。

进入文明初创的奴隶社会，人类改造自然的武器已经

由木棒石斧变为青铜铸造的利剑，人类的精神世界也由最

初的朦胧、单一、封闭，发展为清晰、丰富、开放。人类

开始做起了开天辟地、衔木为石、引水东海、造化众生的

梦。梦中的盘古、精卫、女

们的形象是何等的伟岸峻拔，他们的行为是何等的磅礴豪

迈，他们的精神是何等的气吞山河。在大自然的肆虐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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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行而不息，

前，他们骄傲而又悲壮地说：不！然而，从梦中醒来，人

类惊异地看到，在自己面前耸立着的，不仅仅是自然界的

力量，更有人类亲手缔造出来的、却存在着异己倾向的社

会力量。在奴隶社会近乎残酷的社会制度下，个人的吉

凶、祸福、贫富、苦乐、得失、贵贱、成败、安危、荣

辱、善恶、寿夭、生死等等，在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网

中，在强权笼罩的社会氛围之下，显得是那样的不可捉

摸、难以定数。人们重新陷于神秘力量的阴霾。于是乎，

神权观念、天命意志应运而生了。

中世纪的漫漫长夜，将宗法等级和君王专制制度推向

了极至。剥削、压迫、等级、专制、战争、掠夺，使每一

个社会成员都感到难以掌握自己的命运。在中国，“死生

有命，富贵在天”、“否泰有命，通塞听天”的天命神权观

念，弥漫于社会生活结构的各个角落。在西方，人的地位

和尊严完全被神取而代之，人间的一切赞美之词专属于上

帝所有，正如一位神学家所说：上帝是“至高、至美、至

能、无所不能，至仁、至义、至隐、无往而不在，至美、

至坚、至定，但又无从执持，不变而变化一切，无新无故

而更新一切；‘使骄傲者不自知地走向衰亡

晏然常寂，总持万机，而一无所需；负荷一切，充裕一

切，维护一切，创造一切，养育一切，改进一切；虽万物

皆备，而仍不弃置。”在神灵耀眼光环的笼罩下，生活于

其中的人们，把自己在现世无法实现的欲望与渴求，统统

转移到彼岸世界的天堂之中。对于那些被牢牢禁锢在封建

宗法专制等级秩序中的人们来说，虚幻的、关于天堂幸福

的说教成为他们最好的归宿。尽管其间不断地有人勇敢地

发起向天命神权的挑战，并提出诸如非命尚力、恃天用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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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根那振聋发聩的豪迈之语”弗兰西斯

等真知灼见，但天命神权的铁幕并未因此而被冲决，宗教

裁判所依旧享有绝对的权威。非命尚力的呐喊只能像空谷

回音，在千年的专制王朝中，显得是那样的孤独和悲凉。

虚幻终究无法变为真实，人类也不会永久地生活在虚

才

幻的世界之中。近代工业革命伴随着蒸汽机的隆隆轰鸣，

掀动起人类理性精神崛起的狂飙，为人类改造自然、改造

社会以及改造自身的心灵之轮安装了一部马力巨大的引

擎。在理性精神的引导下，在追求知识和科学的过程中，

天命神权被请下了神圣的祭坛，主宰人类灵魂几千年的上

帝失去了原来的灵光。人类真切地感受到，追求知识和科

学是人类摆脱愚昧的阶梯。入对客体世界无知，便会感到

客体世界的陌生、神秘、疏远，把客体世界看作一种异己

力量，从而对客体世界产生超现实的神秘感和崇拜心理。

通过对客体世界的理性思考与把握，便可以从根本上消除

人对客体对象的神秘感和异己感，克服精神上的愚昧、迷

信和盲从现象，最终实现命运由神的主宰向人的主宰的回

归。因此，人掌握的知识愈多，人的主体性就愈强；人的

理性精神发挥得愈充分，人把握自身命运的力量就愈强

大。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杰出的文学家莎士比亚，在《哈姆

雷特》中就曾热情洋溢地赞美理性精神照耀下的人的力

量：“人是多么了不起的杰作一桩！理性有多么高尚

能是多么浑厚雄壮！风度和举止是多么端庄而值得夸奖！

行动像天使一样！悟性似神明从天而降！你是宇宙的精

华，万物的灵长

至今仍旧萦绕在每一个人的耳际：“知识就是力量。”在理

性精神的推动下，人类创造出无数的人间奇迹，人类企盼

的一切渐渐化为现实。人类如同傲立在太平洋西岸的自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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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纪的末叶，我们已隐约

女神像，一手高擎着理性的火炬，一手将自己的命运牢牢

抓在手中。

通观人类已往文明发展所走过的历程，在一代又一代

人类的行为与观念中，关于“命”与“力”的思索，相持

相争，历经沉浮，画出了无数的否定之否定的圆圈。当人

类在理性精神的灿烂中获得重生时，当人类命运权柄的神

本回归于人本时，似乎“命”与“力”的较量，终究以人

的“回天之力”战胜盲目必然性的存在而宣告完结，人类

可以完全按照自由意志和自主力量，激昂行进在自我设定

的康庄大道上。

但事实并非如此。

历史老人的脚步行进到

在人类施展其聪明和才智，演奏

听到新世纪来临的钟声。在这个辉煌的世纪中，人类足迹

所到的地球上的各个角落，到处遍布着人类改造自然、改

造社会和改造自身的累累硕果。无论是平原草地还是高山

峻岭；无论是陆地原野还是江河湖海；无论是花草树木还

是飞禽走兽⋯⋯，处处都留下了人类智慧劳作的痕迹。高

高矗立的摩天大厦，遨游太空的人造卫星，川流不息的汽

车火车，游弋江海的帆船巨轮，迅速快捷的通信网络，日

新月异的技术开发⋯⋯。

其生命交响曲的地球上，完全没有受人的影响、未经人改

造过和尚未打上人的烙印的“处女地”，现在几乎荡然无

存了。地球已成为人为的地球和人化的地球；而且，我们

人类的足迹正在向地球的空间四周、向浩瀚无穷的太空延

伸。

世纪人类所展示出的巨大的物质力量，足以使人

类骄傲地说：我们遇到的只是我们自己。然而，正当人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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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自己建造了一个富丽堂皇、光彩夺目的“人的世界”的

宫殿而欣喜若狂之际，这个人的世界却爆发了任何时代都

未曾有过的震撼人心的“划时代的危机”。人口的急剧增

长带来和加深了社会经济、文化、政治、环境、生活等一

系列严重后果；疯狂的核军备竞赛在人类的头上悬起一柄

达摩克利斯之剑；支撑人类生存的有限能源和资源在被无

限制的开发当中趋于枯竭；严重恶化的生态环境到了有可

能发生全球性灾难的极限性的边缘。此外，经济危机、保

护主义、盲目增长、南北差距、社会暴力、政治腐败⋯⋯

等等，也使现代社会的危机状况雪上加霜。

如果说，过去人类的危机和人类文明的命运，主要是

以这种或那种文明的缓慢兴衰和这一地区或那一地区人类

的轻重苦难为标志的话，那么，正在席卷全球的当代人的

世界性的危机，则有可能直接威胁到整个人类及人类文明

能否继续生存下去的命运。

在突如其来的危机面前，人类的精神准备显然不够充

分。于是乎，神秘的、关于人类末日的“预言”广为流

传；日趋淡化的宗教情感重新炽热；五花八门的封建迷信

死灰复燃；各种非理性的行为，诸如欺诈、谋杀、吸毒、

暴力、性乱、赌博、冷漠、孤独、颓废、空虚⋯⋯，充斥

于现代文明社会之中。

古老的力命观念，以变换了的形式和内容，重新在现

代人的心灵深处发生强烈的撞击。人类关于“命”与

“力”的思考，非但没有完结，反而在现代社会中，进一

步上升为人的观念意识的核心与焦点，引导出现代人类迥

然不同的行为方式。

从人类价值活动的角度进行分析，关于“命”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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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力”的思考，其实质是关于人的价值实践意识的思考。

它是人类价值观念体系中的活性成份，是人为实现某种人

生目的和价值目标而采取何种方式、途径与手段的思考。

人的价值生活实践，是一条由鲜花和荆棘、欢欣和痛苦、

收获和代价、成功和失败铺成的道路。在追求实现人生价

值的道路上，处处充满了矛盾和诱惑，歧路和暗礁。因

而，在人的价值实践意识中，便包含理智与情感的交织、

自觉与盲从的混杂、真知与偏见的执拗、目的与手段的整

合等等。不同的价值实践意识导引出不同的价值目标内

容，不同的价值选择方式，不同的价值实现手段，不同的

价值生活态度⋯⋯。崇“命”的价值实践意识，将人的价

值目标定位于彼岸世界，将人生的价值实践方式和内容寄

托于神灵的启示，将人的存在和发展、前途和命运归因于

神秘必然性的驱使；而尚“力”的价值意识，则始终将人

的价值目标定位于人的世界，将人的自由和幸福归结为人

自身的选择和奋斗过程，将人的主体性的发挥程度与人的

生存和发展、前途与命运直接同一起来。人的价值实践意

识的水平，正是在这种“命”与“力”的相持相争中，不

断地得以丰富，不断地实现升华；人类改造世界和把握自

身命运的能力，也正是在“命”与“力”的否定之否定

中，不断地得以完善，不断地得以提高。

“路曼曼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”人的世界是一

个价值的世界，人的活动是一系列追求价值的活动。只要

有人的存在，便有按照一定价值观念和意识引导下的价值

实践方式的存在。同时，人的世界又是一个神奇的世界，

一个无穷变幻、无限发展的世界。人，包括人的价值、未

来与命运，在人类文明发展悠长深邃的时空隧道中，似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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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类永恒思索的图腾。

然而，倘若我们能够在浩瀚无垠的宇宙

永远是一个斯芬克司之谜，让人类永远地去捕捉、猜测。

限中，在盘根错

节的社会关系中，寻找到人类文明发展轨迹的支点，那

么，我们便会以新的哲学思维和新的文化意识，重新思考

人类的命运，重新观察人类的未来，我们的这个世界才会

永久的生机盎然、丰富多彩、灿烂明媚。

“命”与“力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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”英

体的

关于命运，哲学家说：“命运的实质即是贯穿宇宙实

（读“逻各斯”）。命运是以太性的物体撒播生

产万物的种子和周期运行的尺度。”历史学家说：“我多么

希望我自己和我的朋友既有成功的事情，又有失意的事

情，我宁愿有一个成功盛衰相交错的生涯，而不愿有一个

万事一帆风顺的生涯。根据我的全部意见来看，我知道没

有一个万事一帆风顺的人，他的结尾不仅是悲惨的，而且

是弄得一败涂地的。”文学家说：“所谓命运，全是人类的

意图所造成，基于这个缘故，人类不可能一直走向没落之

途⋯⋯我认为真理和精神的力量超越一切，因而坚信，人

类的未来灿烂似锦。”科学家说：“浅见的人相信命运，相

信环境；他们以为是由于某人的名字，或他在那时刚巧在

那地方才会如此，若是另外一天便会变成两样。但强者却

认为那是因果关系，任何事物都没有幸运和不幸的成分。

仔细分析，一切成败与得失，都只不过是一个数学问题，

或是一个化学公式而已。”而宗教徒则说：“人类最后终将

知道他在无垠而冷漠的宇宙中始终是孤独的，他的命运和

责任均无足轻重。”

“啊！命运！命运！所有的人都说你轻浮，善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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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命运！你是人，还是神

国文豪莎士比亚发出如此的感慨。千百年来，人们都在试

图揭开命运的神秘面纱。历史学家在君王侧旁翻弄发黄的

史册，以期找到某些有用的东西来把握未来；政治家充满

信心觉得自己有能力以个人命运去改变民众的命运；经济

学家不断提出济世良方，欣喜自己已经窥视到命运的笑

靥；文学家则忙于百感交集地吟唱命运咏叹调；宗教徒悲

天悯人，执著地为芸芸众生脱离苦海指出通途，但闹不清

楚一个人走进宗教殿堂这个事实本身是否已由命运所决定

站在生命之旅的十字路

口，面对凶吉、福祸、贫富、苦乐、贵贱、得失、成败、

安危、荣辱、毁誉、寿夭、生死等等纵横交织、复杂变幻

的人生际遇，人们不由得发自肺腑地高喊。

关于命运的话题，几乎与人类文

化的历史一样幽深、久远。

人类在最初思考自己的生活时，

便开始关注自己的命运了。

在“茹毛饮血”的原始氏族社会，由于生产力水平的

极端低下，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极端简陋和贫乏，每个

氏族成员只有在氏族集团之中方能生存，任何人都生活在

同一水平之中，不存在超越氏族群体生活水平之上的贵

贱、贫富的现象，更何况那时的自然界仍然是一种完全异

己的、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类相对立，人

类同它的关系还是近似于动物同它的关系，只能如同牲畜

一般地服从它的威力。阳光雨露、洪水雷电、猛兽疾病等

一切自然现象都可以决定人类的命运，人类还没有从自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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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独立出来。所以，当时人类的观念中更多的是对大自然

的敬畏和崇拜，还不可能出现自觉的对个人命运及其规律

的深邃思考。

对命运开始进行比较自觉的思考，还是进入距今三千

多年的奴隶社会之后的事。但他们所说的“命”并非主要

指个人的命运，而是神秘莫测的“天命”。在他们看来，

“天”是至高无上的，能体现主宰万物的“天”的意志的，

便是“天帝”。这个“天帝”具有无限的威力，从自然界

的山川日月，到人类的生老病死，无不遵从他的意志。古

史中曾经这样记载商汤时人们向“天帝”祈雨的情形，从

中我们可以领略到“天帝”的威力：

汤克夏而正天下。天大旱五年不收。汤乃以身祷

于桑林曰：“余一人有罪，无及万夫。万夫有罪，在

余一人。无以一人之不能，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。”

于是剪其发，磨其手，以身为牺牲，用祈福于上帝。

民乃甚说，雨乃大至。

（大意是：商汤率兵灭了夏朝，时逢连年大旱，

民不聊生。商汤竟剪去头发，磨破手指，甘愿将自己

的身体作为牺牲，向上天祈雨。）

同样，“天帝”也主宰一切社会人事。

在初民眼里，商人的祖先是顺天命吞了鸟卵而生的；

周人的祖先是踩了天帝的足迹而孕育的。这当然不能当

真。但在这两个传说背后，蕴藏着我国先人真实的、共同

的精神信仰：尽管这两个氏族发样不一，一个源于天，一

个出于地，但他们的始祖都是夭帝的子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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命，小人行险以侥幸。”意思是君子听

不仅氏族的起源受命于天，而且人类社会的典章制度

也是由天命所决定了的。上至天子的人事安排，下至百官

的职位设置，巨至军政礼刑，细至服装制度，这个万能的

天帝可谓巨细不遗，样样都考虑得十分周到，安排得井井

有条。

不过，这种关于“天帝”的观念毕竟太粗俗，经不起

仔细地推敲，在实际生活中更容易暴露出破绽。因此，当

人们真正地思考自己的生活时，就对“天帝”具有主宰一

切的智慧和能力产生了怀疑，并最终否定了他的存在。

“天帝”被否定掉了，可人类并没有从此就随心所欲、

自由自在地安排自己的生活。对实际生活中的许许多多事

情，人们还是无可奈何，左右不了。做一件事情时，虽然

尽了最大努力，是成功还是失败，人们不能预料；有些人

从来也没有希望能做成的事情，却突然降临。那么，这个

在人们实际生活中起最后决定作用的东西是什么呢？就是

“命”。

春秋战国时期，命的信仰便已相当普遍，诸子百家几

乎都相信命的存在。大思想家孔子一生常谈到命。他曾

说：“君子居易以

天知命，顺从命运的安排；而小人则冒险强求，存侥幸之

心。《论语》记载孔子的话云：“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”。

在他看来，一个人的生死贫富，都是命里早就注定了的。

他甚至把自己的际遇也同命联系起来，常用自己的经历来

论证命的存在。

万章》上篇说：“莫之为而为者，天也；

孔子的这种天命思想，又在后来大儒孟子身上得到了

新的反映。《孟子

莫之致而至者，命也。”意思就是没有人叫他干，而他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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雄甚骇愕，不测

干了，这就是天意；没有人叫他来，而他竟来了，就是命

之，所以立命也。”运。孟子还说：“夭寿不贰，修身以

孟子

又说：“莫非命也，顺受其正。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

梏死者，非正命也。”下。尽其道而死者，正命也；

尽心上 前者是说，不管命短命长，我都不三心二

意，只是培养身心，等待天命，这就是安身立命的方法。

后者是说，天底下人的吉凶祸福，无一不是命运，只要顺

理而行，便能得到“正命”。

百家，独尊儒术”后，西汉初年，董仲舒主张“罢

》、《无形》、

儒家思想中关于命的信仰便在社会上大为流行。东汉王充

对命更有了系统的讲述。他说：“凡人遇偶（碰上好运）

及遭累害（遭受灾祸），皆由命也。有死生寿夭之命，亦

有贵贱贫富之命。”在他的著作《论衡》中，专门论命的

就达数篇之多，如《命义》、《偶会》、《初

等等。尽管王充被视为封建早偶》、《命禄》、《气寿

期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和无神论者，但他同时也是中国

古代最早的系统论命的学者。

东汉以后，知识阶层对天命的信仰愈益蔓延。《魏书

孙绍传）云：“绍曾与百寮赴朝，东掖未开，守门侯旦。

绍于众中，引吏部郎中辛雄于众外，窃谓之曰：‘此中诸

人，寻当死尽，唯吾与卿，犹享富贵。

所以。未几，有河阴之难。绍善推禄命，事验甚多，知者

异之。”同时期的李康著《运命论》，更将古代论命思想进

一步精细化。《运命论》的基本观点是：人世间的治乱、

穷达、贵贱、吉凶、成败，一切都是由命运决定的。《运

命论》写道：“治乱，运也；穷达，命也；贵贱，时也

“吉凶成败，各以数至。”李康所说的“运”、“命”、“时”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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圣人贤哲不能谋划，“触山之

“数”，其实是一个东西，即命运。《运命论》主张，既然

命运是高深莫测、难以捉摸的神秘存在，人们对于命运只

能采取“乐天知命”的态度，万事不可强求。于是，便有

了他的名句：“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堆出于岸，流必湍

之。行高于人，众必非之。”

晋代文学家潘岳在《西征赋》中写道：“古往今来，

矣悠哉⋯⋯生有修短之命，位有通塞之遇。鬼神莫能

要，圣智弗能豫。”这位文学家的命运观，否定“鬼神”

和“圣智”对于人的命运的支配作用，认为人的生命有长

短之分，人的地位有通塞之别，这是客观存在的命运现

象，而非天命所为。潘岳否定天命的命运观，可谓在令人

窒息的天命神权的夹缝中透出的一丝新鲜气息。

这个时期，还有一部探讨命运问题的重要著作《列

《列子》中的《力命篇》，用拟人的手法，描述了人

力与天命的一场辩论，指出，一个人是长寿还是短命，是

显达还是没落，地位优越还是卑下，生活富裕还是贫困，

并不是看他是否圣贤，是否善良，都是由“命”君主所决

定，而且，这位“命”君主并不是专门去“制之”，是在

冥冥中以一种不可捉摸的方式主宰人事。和这位“命”君

主相比，“力”简直是无足轻重了。从中进一步鼓吹天命

的至高无上和威力无穷。

南北朝梁代刘峻承继李康的衣钵，著有《辨命论》，

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命运问题。概括刘峻的观点，主要有以

下几条：

“命也者，自天之命也，定于冥兆，终于不变。”

命运是鬼怪神仙不能干预

力”不能抗拒之，“倒日之诚”不能感动之的不可动摇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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⋯所谓顺乎在天者，贵贱穷通之来，平吾心而

不可抵抗的神秘“天数”。

“所谓命者，死生焉，贵贱焉，贫富焉，治乱

焉，祸福焉。此十者，天之所赋也。”命运的内容包括死

生、贵贱、贫富、治乱、祸福等等。

“命体周流，变化非一。或先号后笑，或始吉终

凶，或不召自来，或因人以济，交错纠纷，回还倚伏。”

即人们的命运遭遇是错综复杂和变幻多端的。有的人先哭

后笑，有的人始吉终凶；有的是不召自来，有的是别人帮

助。

“乐天知命。明其无可奈何，识其不由智力。逝

而不召，来而不拒，生而不喜，死而不戚。瑶台夏屋，不

能悦其神。土室编蓬，未足忧其虑。不充诎于富贵，不

于所欲。”这是说，要做个明白人，去不召，来不拒，

生不喜，死不愁，富不悦，贫不忧，采取“乐天知命”的

态度。

至唐代，命的观念不仅是地主阶级和官方所信奉的意

识形态，而且也成为社会各阶层共同的思想认识。

极力反对佛教的韩愈，却相信命的存在。在他看来，

社会各阶级、各阶层的地位和祸福皆取决于天命，人对此

是无能为力的，只能对之顺从和敬畏，而不可以加以改

变。在《与卫中行书》中，韩愈说道：“贤与不肖存乎己，

贵与贱、祸与福存乎天，名声善恶存乎人。存乎已者，吾

将勉之；存乎天、存乎人者，吾将任彼而不用吾力焉。”

在《答陈生书》中，韩愈又说：“盖君子病乎在己，而顺

乎在天。

随顺之，不以累其初。”按照韩愈的观点，人的命运是

天早已注定了的，只能顺从命运的安排，听之任之，而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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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之巨的鸿篇巨制 《三

得有丝毫的不满和反抗。

北宋的司马光不但把封建统治之下人民的穷困和等级

差别归之于“天”和“命”的意志，而且，把被压迫者所

遭受的精神和肉体的痛苦说成是“天刑”。因此，谁要是

敢于有所改变，谁就是“天”的罪人。他说：“人之刑赏，

刑赏其身；天之刑赏，刑赏其神。故天之所以赏者，其神

静而佚乐，以考终其命；天之所刑者，其神劳苦而愁困，

以夭折其生。 ⋯智愚勇怯，贵贱贫富，天之分也；君明

臣忠，父慈子孝，人之分也。僭天之分，必有天灾；失人

之分，必有人殃。”司马光对命的观念有了新的发展，它

除了旧有的“上天注定”的意义外，又将君臣关系、父子

关系等内容加入了命运的观念，使之更有效地为封建统治

阶级服务。

，曾写《禄命辨》一文，第一次系统地总

到了明清时期，命理相求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。明

朝开国功臣宋

结了中国古代命理学的历史渊源。而嗣后的万民英，更是

广泛收集朝野流行的各种时辰推命之说，另起炉灶，穷源

析流，条分缕析，著出达

于家有其

命通会》。其上至天地造物、人物之始、五行生尅、干支

变化，下至种种推演之术，神煞命局、典型命例，旁及历

代民间流行的种种命诀歌谣，巨细无遗，熔为一炉，且都

以道家学说、阴阳五行术数、儒家伦理为理论依据，作了

极为透彻的阐发；以“理”统“术”，“理”“术”并重，

从而深化了古代时辰推命的理论，理顺了各种推命方术，

次第了各种神煞命局，将纷繁杂乱的种种时辰推命流派，

总汇变通成一个严整有序、庞大无比的命学体系，使这一

著作成为“自明以来谈命者皆以此本为总汇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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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月内便土崩瓦解。

书”（《四库全书提要》）的一本影响深远、“恒用”不废的经

典命书。

卒出身的李自成绝想不到

在长达数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，宿命论的思想在历

史上起着巨大的作用。从封建君主帝王、文臣武将到知识

分子、平民百姓，无一不受命运观念的支配和影响。帝王

们认为自己之所以能够成为帝王，是命运的预先安排，

“君权神授”；百姓们则认为贫穷的生活是注定的命运。雄

才大略的西楚霸王项羽，曾横扫秦军，定鼎中国。然而，

面对弱小的汉王刘邦，却显得一筹莫展，以致于兵败垓

下，自刎乌江。于是，他发出“天亡我也，非战之罪”的

哀叹。睿智卓绝的诸葛亮，为蜀汉政权呕心沥血、鞠躬尽

瘁。虽然他未出茅庐就曾预测三分天下，但是，他东联孙

吴也罢，六出祁山也罢，终未能实现恢复汉家王朝的宏图

伟业，后人慨叹曰：“出师未捷身先死，常使英雄泪满

襟。”在命运信仰面前，似乎个人的努力是那样的苍白无

力，一切都朝着注定了的方向前进着。个人命运的迷信常

常联系着国家命运的兴衰。小和尚朱元璋绝不会想到能创

立明王朝；他的后世子孙崇祯皇帝虽锐意革新，终未能挽

回明王朝的颓势。更可悲的是

自己用鲜血换来的大顺政权在短短

他们的命运和结局已由现代的历史学家、社会学家运用马

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做出了科学的分析和解释。然而，

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，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，他们的成

败兴衰都被归结为命运的安排，荒谬的观念被奉为绝对的

真理。

在中国传统思维中，命运的观念似乎比宗教信仰还要

顽强，有的人可以不相信宗教，但却无法不相信命运。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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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佛教经典

实上，命的产生，表现了人类思维和认识阶段性的局限。

在蒙昧和野蛮时代，科学思维的狭隘性局限了人类对自然

界和自我的认识，因此，当一个人才穷力竭，陷入失败的

痛苦，面对灾难降临的时候，由于无法解脱和自拔，便自

然会想到冥冥天地之中似乎有一种无形的神秘力量在控制

着自己，注定结局是不容改变、也无法改变的；一个人不

曾企图达到某种希望的目的，然而这种目的却突然、随

意、无缘无故地便达到了，这也会使他产生一种神秘意志

的观念。这种所谓的神秘力量或神秘意志，古代的中国

人、东方人或西方人都无法解释，因此，命运的观念便由

此而生，这也是古代人们造神运动的流风余韵。

从天命观产生的根源不难看出，

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，在人们的头脑

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是对于命运的唯心

主义解释：所谓命运，就是“天”的意志在人间的体现，

就是神对于凡间人世的周密安排，它是不可抗拒的。

那么，这是不是对命运的唯一的解释？这便形成了关

于命运的第一个辩题。

一些人认为，谁要是承认命运，谁就是信奉唯心主

义，谁就是接受了消极、颓废的人生观；而科学的人生观

是不讲命运这个概念的，是主张“非命”的。其实未必见

得。当我们在人类社会历史的长河中看到许多将命运归之

于神秘的外在力量的同时，也同样可以撷取到大量对于命

运的另一种理解。当希伯来神话将命运看作是神的意志

时，赫拉克利特则认为“命运就是必然性

将命运看作前世因缘或称作因果报应时，希罗多德则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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